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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传播丛书之二十四

语言是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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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新春，拜望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著名语言学

家、博士生导师于根元教授，获赠于根元先生及其弟子所著的一套

《语言与传播丛书》，书新、意美，美不胜收，令人浮想联翩！

在《语言与传播丛书》里，于根元先生的宏著《语言是大海》，

像大海一样的迷人，像大海一样的动魄，像大海一样的令人心醉！

《语言是大海》云：“拿语言同大海比较，越比越觉得语言是大海”；

《语言是大海·序》云：“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一批老、中、青学

者，他们都是在语言大海里弄潮、冲浪、遨游的人”。

我赞美“语言是大海”，我更赞美“在语言大海里弄潮、冲浪、

遨游的人”。高山行止，景行仰止，大海观止。《庄子》云：天下之

水，莫大于海。在大海面前，我总觉得：我是小河；我也觉得：语

言是小河！

在于根元先生《语言是大海》的引发下，拙作《语言是小河》

开始流淌。《语言是小河》，是语学和文学相结合、语言学和传播学

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是语言小河向语言大海的流淌！

《语言是小河》共分五篇： 《汉江———外传篇》，重在一个

“外”字，这是写于汉江之畔，发于汉城之报，播于韩人之中的。

《香江———特传篇》，重在一个“特”字，这是写于黄河之畔，发于

香港之刊，播于港人之中的。《京江———广传篇》，重在一个“广”

字，这是写于京江之畔，发于四方报刊，播于中国大陆的大庭广众

员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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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心江———自传篇》，重在一个“自”字，这是序跋一类的

“自说自话”，是心河、心江向心海的流淌。《语河———语言人的眼

光》，这是“要想甜，加点盐”（父母的语录），希望语言人观赏文

学世界的眼光会给人带来一点新鲜感，同时也希望语言人的语学作

品也会给圈外人带来一点点乐趣，甚而至于激发出一种什么灵感，

那么，“语学作品”的“盐”，就变成了耐人寻味的“甜”了。

语河跋涉，三十春秋，忽深忽浅，忽近忽远，忽浮忽沉，忽失

忽得，令人不禁有“涉江”之慨。慨而读《诗》，《诗》而明言：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如今，语河泛舟，伊人荡桨，其乐融融，

其苦也融融，不亦幸乎？！中学的一些相识与不相识的语文老师曾

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在高中班级里用匿名的方式测评比较中学语

文课本与《语言是小河》中的某些相关篇目（如《街名与文化》），

几乎一致看好的是《语言是小河》中的某些相关篇目；中学语文课

本编者的眼光令人郁闷。疑惑和感慨！

这真的让我很感意外，也真的让我很感动，当然也真的很感谢

———感谢祖国的花朵们，感谢培养祖国的花朵的园丁们，感谢他们

送给我的那份珍贵的真诚！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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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什么呢？有上课的课本，好像很简单。六七岁、七八岁

时，便知道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是 “鹅、鹅、鹅，曲颈向天歌”；

语文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语文是“放牛乐啰啰，清早

到柳河，露水草儿吃得饱吆，耕田不用你吆喝呀外喂”。

语言是什么呢？好像是语文，又好像不是语文，这就一言难尽

了。对她的认识是从学俄语开始的。圆园世纪远园年代初期，十二三
岁时学俄语时的第一节课，使我知道了“外国语言是人生斗争的武

器”。这么一个大人物，既然都说了外国语言是人生斗争的武器，

推而广之，中国语言，当然也应该是人生斗争的武器。

语言居然是武器，好像是欧洲人的发明；仔细一想，咱们中国

的老祖宗不早就说过“唇枪舌剑”、“舌剑唇枪”、“剑舌枪唇”诸

如此类的狠话，又是 “枪”，又是 “剑”的，只不过是用 “舌、

唇”来借代“语言”或“言语”罢了。

中国从圆园世纪 远园年代中期开始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便将“语言”或“言语”的武器作用和斗争功能发挥到登峰

造极。其后的十多年，中国社会失常了、失序了、失态了、脱轨

了，整个中国大昏，整个中国大乱，整个中国大破，整个中国大

狂，整个中国大疯：人不人，鬼不鬼；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

子不子；家不家，国不国；天不天，地不地。中国社会生态的祸

水，引发了中国自然生态的祸水；中国社会生态的祸水和中国自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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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的祸水共同作用，引发了中国语言（或“言语”）生态的空前

灾难：从形式上来看，一伙政治流氓、恶棍、骗子，以“中国人还

要学中国语言吗”的强盗逻辑明火执仗地去扼杀中国语言，与此相

关的、也可以说是推波助澜的，是一个伟大的《语录》“理工科大

学还是要办的”———言下之意，“文科大学不要办了”，“文科大学

不要办了”，“中国人还要学中国语言吗”！从中国语言（或“言

语”）生态发展状况上来看，中国语言已被随心所欲地糟践了，已

被肆无忌惮地强暴了，已被莫名其妙地蹂躏了，充满了血淋淋的

“红”、鬼森森的“黑”、病颤颤的“白”。

圆园世纪苑园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复兴，中国人开始觉醒，中国
语言生态开始逐渐逐渐回归到自然和正常发展的状态，中国高等教

育出现了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制度（全称为：工农

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

称为：“上”、“管”、“改”）。然而，时隔不久，工农兵学员“上”、

“管”、“改”中的第一个字“上”，已经变质变味，变成一种特权，

在某些地方似乎已变成世袭，甚至已经按序类推到尚在襁褓中的某

书记的某公子的某千金的某公子；而在纯知青的江苏生产建设兵

团，虽未变成世袭，但却又是另外一番近乎残酷的竞争。知青们，

不管是谁，谁敢不高嚎“扎根兵团干一辈子革命”，然而，一旦有

离开生产建设兵团的机会，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黄海滩涂，我已

呆了五、六年了，放过羊、喂过猪、养过马、种过菜、挑过河，见

过和听过许许多多远远近近的生死；黄海滩涂，已经使我麻木，使

我埋没了一切奢望、欲望、希望、愿望，什么“望”都不敢有了，

似乎已经快要到达了一种心如止水的境界。心如止水，是一种境

界，但绝对不是血气方刚时代所应产生的境界。血气方刚时代，心

如止水，大约就好像烧得红通通的钢铁，不断淋浇上一桶又一桶的

冷冰冰的清水，不断地升腾起一股又一股然而是一股比一股更为清

淡的烟气，终至烟灭气尽，“心如止水”则变成了“心如死灰”，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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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锈铁”、“心如冷冰”。

员怨苑源年春夏之交，就在快要到达一种心如止水的境界时，大喜
从天而降，我从黄海滩涂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被考推（以考试为

名，以推荐为实）为工农兵学员，而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徐州师范学

院中文系。这年，我所在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猿师员远团苑营猿圆连，
就我一个人被考推为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我所在的江苏生产建设

兵团猿师员远团苑营而言，也是就我一个人被考推为工农兵学员，因
为苑营的其他源个连和员个直属排的候荐人选都通通落选了。苑营，
共有缘个连和员个直属排，至少有知青员园园园人以上。员园园园颐员———这
是多么的幸运！！！当时，除我而外，苑营的其他源个连和员个直属
排的候荐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幸运女神却向我微笑

了。我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背景，但是，

我的工作、我的人品、我的考试成绩（当年，为了从形式上批判张

铁生的交白卷，在推荐后举行了名义上的入学考试，名义上的入学

考试，我名列前茅），打动了全连的知青（当然不是百分百，个别

知青还十分阴险地无中生有地写了我的黑信），获得了我所在的江

苏生产建设兵团猿师员远团苑营猿圆连指导员刘学华同志的由衷的赞
赏。因此，在我被考推工农兵学员的整个过程，都获得了我所在的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猿师员远团苑营猿圆连指导员刘学华同志的大公无
私的支持。如果没有刘学华同志的由衷的赞赏，如果没有刘学华同

志的大公无私的支持，就不会有我这个工农兵学员，就不会有我这

种千分之一的幸运。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猿园年，但，一旦回
想，一切历历在目，似乎好像就是在昨天。

工农兵学员的时代，是以“不学”为学的时代，是上大学，管

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时代，是“上”、“管”、

“改”的时代。两年半的工农兵学员：学工、学农、学军；评法、

批儒、评《红》（即《红楼梦》）；批林（林彪）、批邓（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反投降、读点《鲁迅》痛打落水狗，

猿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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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得团团转！然而，越是团团转，越不知道学了什么知识。在

“上”、“管”、“改”的名义下，初生牛犊不怕虎，以工农兵学员为

主讲，以老教授为伴讲，我居然能和圆园世纪源园～缘园年代就文名显
赫的吴奔星教授同台讲《鲁迅》、评《水浒》！

员怨苑苑年，上山下乡知青大回城，一浪高过一浪。留校与否，是人生
的十字路口。对于我的留校，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老师，几乎一致看

好，然而，我却没被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工宣队”们看好；全班苑
个人留校了，没有我！无可奈何，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上山下乡知青回城

的大潮中，我，逆潮流而动，黯黯淡淡、形影相吊地又回到了江苏生产

建设兵团猿师员远团———后来又改回为劳改农场。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
系读书时，有一个徐州籍的兵团女战友，实指望我能留校———能留在徐

州城，但我“身不由己”，正像当年身不由己地进入徐州师范学院一样，

现在也身不由己地走出徐州师范学院，走出徐州，返回苍苍茫茫的黄海

滩涂。“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从黄海滩涂来到徐州城，而又

从徐州城返回黄海滩涂；徐州籍的兵团女战友，却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

从黄海滩涂返回徐州城，回家了！在苍苍茫茫的黄海滩涂，我挣扎着，

抗争着，曾经有过一天写发怨封信的疯狂，企图追寻回当年我在徐州
城、伊人在黄海滩时的感觉，然而，地换境移心迁，徐州城之伊人，已

非黄海滩涂之伊人了。

在挣扎、抗争完全无效过后，个人情感的浪潮，随着一浪高过

一浪的上山下乡知青回城的大潮的平复，又慢慢地平复而平静了。

在以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的两条信息又点燃了我

对命运追求的希望之火：一条是《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社论叫

《投一光辉 群魔毕现》，居然同我半年多前发表在《徐州师范学院

学报》上的文章的题目一模一样，至少给了我这么一种暗示———我

这个工农兵学员还行；一条是《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全国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将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似乎给了我这么一种暗示

———试试吧，试试或许还有戏！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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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江苏省共有四所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

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后改并为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即今

苏州大学），徐州师范学院（即今徐州师范大学），源个中文系，伯仲
之间罢了。但，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汉语专业应当是呱呱叫的。全

国高等院校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在长达员园多年的相当长的时间
里，江苏全省能够有资格招收汉语研究生的高等院校共有三所：南京

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而员怨愿员年获取汉语史首批硕
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江苏全省却只有南京师范学院；获取现代汉语

首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高校，江苏全省只有徐州师范学院。

员怨苑怨年春，徐州师范学院历史上第一次招考研究生。考吧，考
吧！潜意识是，考回去，给那些人看看，当然也想给远远离去的伊

人看看。至于考上考不上，心里确实还是有一点虚，毕竟是工农兵

学员吧。居然真的考上了，成为徐州师范学院历史上第一批有数的

几个研究生。熟悉我的人，对我考上研究生，不感到特别的吃惊，

好像是早晚的事；特别吃惊的是，我考的是汉语专业而且是古代汉

语专业，却不是在徐州师范学院读工农兵学员时已经显山露水的文

学专业。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上第一批研究生共五人：除我而

外的源人都是圆园世纪远园年代初毕业或入学的正规大学生，现代文
学专业圆人，汉语专业猿人。汉语专业分两个方向：现代汉语，古
代汉语，导师都是廖序东教授、古德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廖序东

教授、古德夫副教授，都是我在徐州师范学院读工农兵学员时的任

课老师，我和廖序东教授曾经一起“学工”，同在一个班组在徐州

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三班倒地当服务员，当了一个多月。尽管当时被

政治运动牵得整天团团转，但是徐州师范学院汉语教学还是按部就

班、井井有条的：教现代汉语的是廖序东老师，教古代汉语的是古

德夫老师，每一节课都有练习，每一节课的练习都有批改，每一节

课的练习的批改都一丝不苟。由此而看，我选择汉语专业，选择廖

序东教授、古德夫副教授作为研究生导师，当可谓“良有以也”；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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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世纪怨园年代末期，徐州师范大学的现代汉语课程，被评为江苏
省省级一类优秀课程，而由韩陈其主持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汉语

课程，也被评为江苏省省级一类优秀课程，追根溯源，也可谓“良

有以也”！

在徐州师范学院读研究生期间的学术成就，创造了若干个至今

仍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第一”：

我的第一篇语言学论文《词的借代义》（《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员怨愿员年第圆期），向国内外学术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宣布“借代义”
这个名词术语（《江海学刊》员怨愿圆年第圆期有评介，其他刊物也有
评介）；

我第一次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

载的语言学论文是《现代汉语词语中的古义》 （《教学与进修》

员怨愿员年第源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员怨愿员年第员员期）；
我第一次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中国语文通讯》

上于第一篇的位置发表的中国关于语义结构研究最早的文章（之

一）是———《试论“名·名”结构的内部修饰义》（《中国语文通

讯》员怨愿圆年第源期，第员～远页）；
我第一次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中国语文》上发

表的语言学论文是写于研究生期间的《〈史记〉中字序对换的双音

词》（《中国语文》员怨愿猿年第猿期）；
我第一次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语言学论文是写于研究生

期间的《〈汉语成语词典〉读后》（《徐州师院学报》员怨愿猿年第圆
期；《新华文摘》员怨愿猿年第员园期全文转载）。
员怨愿圆年，我从徐州师范学院首届汉语史研究生毕业后即获南京

师范学院文学硕士学位。那年春天，中国训诂学会会长、江苏省语

言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徐复先生主持了我的硕士学

位论文《?史记?复音词研究》的答辩大会，虽然已过去了整整
圆园年，但却好像似乎就是在昨天⋯⋯圆园多年以来，徐复先生对我

远



摇自摇序


摇

的成长倾注了心血，充满了期盼，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没齿难

忘！

故乡镇江，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波澜壮阔，以近现代语言文

字学而言，刘鹗（《铁云藏龟》）、马建忠（《马氏文通》）、赵元任

（武进人，不久前仍属镇江；有“汉语言文字学之父”之称号）、吕

叔湘（丹阳人，属镇江），名垂青史，誉满天下。刘鹗、马建忠、

赵元任、吕叔湘，是大海；而我是故乡的一条小河，这条小河，从

故乡流淌到徐州，从徐州流淌到南京，又从南京流淌到北京。我爱

故乡的小河，我爱语言小河的故乡，我爱语言小河故乡的恩师———

廖序东老师、徐复老师、古德夫老师！廖序东老师为我的第一本书

《古代汉语自学练习》 （浙江教育出版社员怨愿苑年）赐写过《序》；
徐复老师为我的五本书《中国古汉语学》（上下两册，台北新文丰

出版公司员怨怨缘年）、《中国语言论》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员怨怨远
年）、《汉语借代义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员怨怨缘年）、《汉语羡馀
现象研究》（齐鲁书社圆园园员年）、《汉语词汇论稿》（江苏古籍出版
社圆园园圆年）连续赐写过《序》。
师恩浩荡，如江⋯⋯如海⋯⋯

在于根元先生《语言是大海》的引发下，拙作《语言是小河》

开始流淌。《语言是小河》，是语学和文学相结合、语言学和传播学

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是语言小河向语言大海的流淌！

一滴水，只有融入小河，才会涌起浪花；一条小河，只有奔向

大海，才会波澜壮阔！语言小河，永远奔泻，奔向语言大海！承蒙

不弃，《语言是大海》的作者于根元老师惠为拙著《语言是小河》

赐序，小谨在此以小河的名义向大海致敬！谢谢于根元老师！

韩陈其

圆园园源年圆月圆圆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怨～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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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爱爱爱大大大海海海，，，我我我爱爱爱小小小河河河

———序韩陈其的 《语言是小河》

于根元

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真美。思想美，语言美。

我们常常说某某人会说话，某某人口才好，某某人文笔好，于

是也常常想办法练说话，练口才，练文笔。办法五花八门，似乎有

些效果，也似乎没有多大效果，理论上更是缺少根据。

我几乎天天晚上入睡以前都听广播。有一个节目是一男一女说

新闻，也算是谈话类节目吧，我比较喜欢听，觉得这两个人口才不

错，似乎什么话题都可以谈，还谈得比较深刻。有一天这两个人谈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这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我一听，他们外行话

太多，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头，不觉得他们会说话了。或许以前他们

谈别的话题，对那些话题很专业的人听了也不觉得他们会说话，或

许觉得他们会说话的是对话题不怎么了解的人，或许他们两个几乎

天天在临时准备之后说一些他们并不很了解的话题。于是，我进一

步觉得要会说话，就要对说的内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不存在脱离

了对内容了解的会说话、语言美。

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说到我们有见解的内容了，说话顺

畅了，听的人甚至我们自己也觉得用语很美。我们一般不说我们不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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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好。

所以，教人家不管什么话题、不管对那些话题了解不了解、不

管自己要说的话想好了一些没有，张口就来，而且滔滔不绝，而且

还有声有色，而且还美，恐怕是难为了这些老师和学生。

语言交际到位就美。这个到位包括了文和质。不够美，说明语

言交际还不够到位。到位，一定准确，准确就是跟别的联系与区别

清楚，当然就鲜明。

准确一定有针对性。折中不等于辩证法。如果现实里两种不良

倾向，在现实的时空点上这两种倾向的作用几乎不可能正好对等，

所以我们的针对性和态度也不应该对等。动辄以公正自居，对双方

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不公正，是拉偏手，袒护了该多打的，委

曲了该少打的，这样的裁判也该打。何况现实里往往不是只有两种

意见，也不是几种意见都是错的，更不能拿各打五十大板来套。更

何况我们还应该重在建设，拿出我们建设性的新见来。

认识深刻，语言才容易生动。人民大众的语言生动，因为他们

对他们的那部分生活的认识很深刻。认识深刻了，语言表达才能浅

出。

不是说认识深刻了语言表达一定就好，语言还是要下苦功夫学

的。但是，认识不深刻，语言表达一定不会好。这些认识也属于语

言学。说这些话也是有针对性的，几次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评委都

一再批评说，不少歌手只是在唱音符，不能打动评委的心。到了决

赛了，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说明实际上对什么是美的认识的糊涂

不能不说是相当严重的。

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很美，语言也很美，那是韩陈其对他

所说的内容有许多独创的体悟和见解。

还有一点，韩陈其的《语言是小河》有刚柔相济的美。我喜欢

宽容的人，我喜欢同时还有脾气的人。我喜欢有脾气同时又宽容的

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有本事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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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问有本事就有见识，往往要坚持自己某个方面已经清楚而

别人还不理解的认识，或者说有刺。有刺的人跟有刺的人怎么相

处、共事、合作呢？一种办法是你的刺必须砍掉，你必须效忠于

我。这太霸道。人家不干。或许有人会同意效忠，那一定是没有多

大本事的人。或许有人一时韬晦，有朝一日就翻脸不认人。霸道的

也没有多大本事，有本事的不霸道。一种办法是把刺都砍掉，大家

都很光滑，大家都一样，或者说大家都平庸，或者说世界上的人都

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老天所以让生出各不相同的人出来，就是各

有用处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有不同用处的，我们非要一样，

岂不是逆天之行要遭天谴？还有一种办法是各人的刺还留着，免得

砍掉了刺可能把本事也砍掉了，但是，彼此都宽容。后一种办法来

得好。

为人既要方正又要圆通。内方外圆。内不方正者没有主见，也

谈不上讲策略，最多是随波逐流，最多是滑头。不圆通者不知道因

时因地制宜，很难维持方正，那是僵硬和教条。

我喜欢读张炜的作品。张炜的作品里，山东龙口一带的山水美

极了，那一带的姑娘小伙子美极了。张炜用美的心灵来感受美的世

界，让我们的心灵也更加美起来。可是，你注意一下，张炜也有火

冒三丈的时候。他的作品里写到谁工于心计欺负人了，语气立刻激

越起来。这是完整的张炜。我喜欢这样的张炜。

韩陈其《语言是小河》里的许多人许多地方都很美。可是，你

注意一下，韩陈其也有不买账、不吃你这一套的时候。 《夏之情

（代后记）》里有这样一段：

儿子韩樾夏是在风风雨雨中长大成人的。是奶奶的三个“要！

要！要！”，才使儿子韩樾夏来到了这个世界。在奶奶韩秀华、爷爷

韩庆生和三个姑姑韩素华、韩素霞、韩素珍的精心而粗放的呵护

下，韩樾夏在江苏镇江从三个月长到了上幼儿园大班的年龄。一辈

子只吃剩饭剩菜的奶奶，其善良而淳朴、热情而仁慈、辛劳而乐

猿



摇语言是小河


摇

天、顽强而勇敢、无私而无我的品格精神，一直伴随并影响着韩樾

夏。韩樾夏在江苏徐州读了小学，孩子是在我的自行车上长大的。

韩樾夏作为从南方来的小孩，在徐州往往受人欺负，然而，更让人

难以接受的是老师的歧视，如今说起来，孩子还是感觉特别的委屈

和难受。韩樾夏在江苏南京读了中学，那年他报考了南京韩家巷对

面的一所“重点”中学，考分正押录取线，当天下午说要另缴赞助

费员园园园园元，第二天上午却就说要另缴赞助费猿园园园园元，一个晚上
就翻了三番，黑透了！你这个“重点”中学，又能怎么啦？不信这

个邪，当然是没去上！而在南京的另一所中学里，韩樾夏荣获了南

京市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

我尤其喜欢这样的段落。这是一种骨气！这是完整的韩陈其，

这是完整的《语言是小河》。

我痴海。我想海想得厉害。我想，我真的到了海边，会战栗。

圆园园源年远月，我应高万云、张宗正等邀请同夫人去了威海的山东大
学分校讲学，住在海边。我到了那里并没有战栗。可是，晚上我常

常起来看窗下的大海。愿月初，我同夫人、外孙布布随学院的老师
们去了南戴河，还是同样的感觉。大海并不让我战栗，但是让我迷

恋。大海可以咆哮，很有力量，但是通常都很平静。这是完整的大

海，这是大海内方外圆的美，这是大海刚柔相济的美。

我也爱小河，河水孜孜不倦、迂回曲折奔腾向前，唱着欢乐的

歌。

大海和小河是相通的。

圆园园源年员园月圆日于北京方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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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员
秋色赋

春秋、春秋，若欲说“秋”，则必须先说“春”。

春，无人不爱，无人不宠，无人不恋。因此，文人墨客便创造

了“春姑娘”的美称、雅称来抒发春情，凡夫俗子便创造了“春

妮”、“春妞”的俗称、俚称来表达感情。春，因可爱、可宠、可

恋、可思而可歌、可泣、可赞、可叹！古往今来，春歌，你唱，我

唱，他唱，大家唱，唱尽春情、春意、春景、春色。以“春归”而

言，历代诗词举不胜举，表现了无限的眷念，宋人王岩叟十分感慨

地说：春归乃自然过程，“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

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

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引自《宋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

音》篇首语）。

而秋呢？则或往往使人愁，如“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愁；或

往往使人怨，如“色衰爱弛弃若敝屣”的秋女；或往往使人寒，如

“铁马秋风大散关”中的秋风；或往往使人恐，如 “五马分尸”

“凌迟处死”的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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